
在过 去 ……
（ 散 文 ） 文/李 春 燕

以现 在 为 界 线 ，以 前 是我的 过 去 ，今 后 是我的 未 来 。我的过
去是不 见 落 日 和霞 光 的 黄 昏 ，我的 未 来 是晴空 中 忽隐忽现 的 白
云，揣摸 不到 它 的踪 影 。渐渐地 当 平淡 的 日 子 一 天天地捱过 后 ，
留给我的 是：“今人 百不如昔 ”的愁绪 感叹 。这样今天将要发生的
事不觉又要成为过去 ，“过去 ”告诉我 ：过去如 此 ，现在如 此 ，将来
还如此 。这样一想 ，我对昨天 、今天 和明 天都能 从容 以待了 。

1 995年 的 元旦 ，是一个大雪天 。
清晨 ，我早早地起 床 ，将 熟睡的 儿子 锁在家 里 ，迎 着 大雪 ，去

买菜 。在这个 工 厂 里 ，买菜是每一个职工一天 当 中 最重要的 一件
事。超过十 点 钟 ，就什 么 也 没有 了 ，厂 区附近 没有 一家 买
熟食 的 小店 。如果清晨买 不到 菜 ，这一天 只有靠 方便 面度
日。

因为 是过 元 旦 了 ，我 买 了 两 斤 排 骨 面 和 白 菜 。回 到
家，撂 下 肉 菜 ，我 的 儿 子 还 在睡 。这 个家时常 是我们母子
二人 的 身 影 ，在这样的雪天 里不免又增加了 几分凄凉 。雪
纷纷 飘落在窗 户 上 ，窗 外 是一片耀眼 的 雪 光 。我感 到 浑 身发冷 ，
脱掉外衣 ，重新钻进被窝 。

“ ”一阵急促的敲门 声。“谁！”
“ 是我 ，开开 门。”声 音很熟悉 ，有点象我们的主任 。我急忙穿

好衣服 ，从还 没暖热的凉被窝里钻 出 来 。
果然 是 主任 ，他戴着 一 条 围 巾 ，上面还散落着 星 星点点的雪

花。他急 切地对我说 ：“李春燕 ，你得进 去加班。”我非常惊讶和蹊
跷说：“主任 ，你有 没 有搞 错 ，今 天 是元 旦 ，是 国 务 院规定 的 法 定
假日 ，你还嫌我活 干少 了 不成？”

“ 知道 ，知道 ，今天是特殊情况 ，你 也知道工厂正在搞技改 。唉 ！
就等于你给我帮个忙吧 ！活卡到咱们这道工序 ，我不好向上交待。”
看着主任那副近乎哀求的神情 ，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

原来主任找到我已是第五家了 。前四家都碰了钉子 ，因为今天
是元旦 ，有的 回家过节 ，有的因 自 已的 “资历 ”在元 旦这一天拒绝加
班，所以主任敲响 了 我家的大门 。我没有外出 ，既年轻 ，又没有“资
历”，只能以无言默许了主任 。

我叫醒 了睡梦 中 的儿子 ，替他穿好衣服 。给他煮了 两个热乎乎
的鸡蛋 ，让他拿在手里暖手 。背着儿子 ，送到儿子的大姑家 。

出来 后 ，我买 了 一包方便面 ，揣进我的 大衣兜 ，向厂 区走
去。

雪花柔软地飞舞 ，静静地折射着银色的 山峰 ，瓦檐映 日 ，黛
绿覆盖 ，梧桐树上积雪坠落下来 ，象棉絮一样扑散在我身 上 。

到车间 ，吓了我一跳 。放假前 ，我将工作台上收拾的干干净净 ，
今天却堆满了 要 清洗的 光学玻璃 。总 共有四 十 多 盒 ，难怪没人来
呢？怎么办？既来之 ，则干活 。我是 多么希望我们这个 多年亏损的
厂子能好起来呀 ！工厂投入二千 万元搞技改 ，成功与失败在此一
举。只要技改能成功 ，我愿意干 。我一手啃方便面 ，一手将光学玻璃

放进汽油里清洗 。
下午四点半 ，我将所有的玻璃清洗完毕 。这时来了两个搬运工 ，

将清洗后的玻璃装箱运往五车间 。临走对我说 ：“谢谢你啦 ，李春燕 ，
明早这批货要空运到福洲 ，今晚五车间的人还要干一个通宵 ，这是
技改后的第一批合同 ，这个 月 你 、我和大家的工资有望了。”

他们的话 ，丝毫没有打动我 。我在阴冷 、昏暗的工作室干了
八个小时的活 ，被汽油味呛得头晕恶心 ，直想吐 。

我惨淡地对他们一笑 ，蓦然想到今天是元旦 ，我两 岁 的儿子还
放在他的姑姑家 。

我走出 车间大门 ，被风一吹 ，吐了一地的水 。我的身
上还散发着汽油味 。

雪，不 知 何时 停 了 ，厂 区 的 路 上 没 有 一个 人 ，远处
传来 老 鸦 “哇 哇 ”的 叫 声 。工 厂 和 山 庄 在 白 皑 皑 的 背景
里显 得 更凄惨 、阴 森 。雪 在融化 ，田 沟 里 到 处有 注入 的
雪水 ，留 有 的 残雪在 等 待 着 被 冲 刷 。此 刻 ，我的 心被这

寂静所震憾 ，所感动 ，荡漾 着 一 种 暴 风 雨 后 的 休憩和舒展 ；一个
普通女 工 为她所在的 工厂奉献后的欣喜和诗情画意般 的 自 然风
韵。生命 是种体验 ，我找到了 我所企盼 的 那份感觉——在1995年
元旦 。

人总还是要关心和 回 忆过 去
的，不 一 定 总 是遗憾 。三 年 后 ，工
厂因 搞技改 彻 底 失 败 ，我 也 下 岗
了。可 是 ，我 无 怨 无 悔 ：我 已 经 为
工厂尽 力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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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的大名叫什么 ，除了写
工资袋的车间劳资 员外 ，几乎没
有人知道 。大家对阿列的了解仅
限于七 、八年前老婆和他离了婚 ，
孩子和家产都归女方 ，他被扫地
出了门 。随后 ，阿列就调到了东郊
的这个大厂工作 。

阿列来上班时常常是一袭皮
衣皮裤的打扮 ，外披一件长度几
乎垂地的大氅 ，迈着骑士般的步
伐，神气十足地从车间走过 。远远
望去 ，颇有佐罗之风 。三五分钟以
后，待阿列换过那身油脂麻花且
破烂不堪的工作服 ，则刹那间骑
士变成了流浪汉 。

车间里女工 占绝大部分 ，可
谓是美女如云 ，阿列 自 是近水楼
台，向阳花木 。看到相貌不错的女
工或是新面孔 ，阿列总会
热心地凑上前 去 帮忙 干
活，再就会很诚恳地邀请
对方晚上去厂 俱乐 部跳
舞；然 而很不幸的是 ，女
工们先是笑眯眯地看着阿
列忙活 ，顺便将阿列奚落
一场 ，最后则是声色俱厉
地将阿列赶走 。可怜的阿
列总是吃力不讨好 。好事
者总爱逗阿列说某个女工
对他有意思 ，轻信的阿列
一次次兴冲冲而去 ，又一
次次被女工们拿着毛刷 、
条帚 四 处撵打着 落荒而
逃。对于这个游戏 ，阿列
却总是若无其事 ，乐此不
疲。除过上中班的每个晚
上，阿列都是风雨无阻地
等候在舞厅门 口 。

娱乐归娱乐 ，阿列干活却是
没得说 。他极其任劳任怨 ，在这一
方面 ，还是颇受女工们欢迎的 。

上班干活 ，下班跳舞……阿
列的故事似乎就是这么简单 ，就
这样平平淡淡地过了 一天又一
天，一月 又一月 。

突然有一天 ，阿列制造出 了
一个爆炸性新闻 ：阿列因嫖娼被
派出所关了三天三夜 ，并被罚款
三千元 。好事者不请自 来 ，三番五
次地向阿列打探事情的经过 ，一
向“门前冷落车马稀 ”的阿列忽如
此“走红”，顿觉飘飘然 ，洋洋得意
地一遍又一遍向听众们讲述起他

的壮举来 。那 日 ，阿列无事 ，便去
火车站闲逛 ，路遇一妖冶女子 ，那
女子言语间流露出对阿列极有意
思，还一再邀请阿列去她家玩玩 ，
晕头转向的阿列便乐吱吱地跟去
了。谁知那女子是个暗娼 ，早被派
出所注意多时了 ，不走运的阿列
只得束手就擒 。神经兮兮的阿列
其实什么也没干 ，最后 ，车间出面
把阿列赎了 回来 。阿列每次讲起
他的事迹时 ，眉 飞 色舞 ，唾沫乱
溅，神情中 竟有英雄凯旋般的骄
傲。从此 ，阿列走路的步伐更神气
了。

时间又过去了许久 ，阿列似
乎又逐渐沉寂了下来 ；但很快 ，又
一个石破天惊的新闻爆发 ：阿列
被人杀了 。

阿列没有住厂 里的
单身宿舍 ，而是在附近的
村子里租了间农民房 。村
里闹贼已经很长时间 了 ，
经常是东家丢鸡西家丢鸭
的。那天半夜两点多 ，阿列
下了 中班 ，见房东家院里
有个黑影在摸索着什么 ，
热心好奇的阿列便上前去
打招呼 ，没料到那黑影见
了他却扭身就往外跑 。阿
列意识到 自 己碰上了贼 ，
出名的机会又来了 ，马上
就撵了 出去 。也许阿列跑
得太快了 ，那贼害怕被抓
住，拿出随身带的 匕首就
朝阿列戳了两下 ，阿列猝
然倒地 ，一切又都归于夜
的寂静 。

天亮后 ，村民们发现
了倒在路上的阿列 ，他因流血过多
已经没了气息 。公安局的人来了又
走了 ，结论是外地流窜犯做的案 ，
人却一直没见抓住 。不过 ，自 阿列
死后 ，村里倒是一直很太平 ，也算
是阿 列用 自 己的一条生命 ，换得一
方平安 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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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江 ，从远 古走来 ，雄盘在神州磅 礴灵 秀
的大 地 。它 以 犀利的 鬼神之 剑 ，劈开万 山 ，奔
向遥远 。

自从祖先把第一粒 稻种撒向 岸边 ，袒露 的
处女地上捏 出 第 一 只陶罐 ，茅屋里飘出 第一缕
母亲 的乳香 ，这 里便开始 了 绵长的 生息繁衍 ，
后裔 沿着 岸边 的黄土路一直 走到 今天 。

江水在荒原流淌 ，太 阳放射着 光芒 ，辛 劳
的人们啊 ，世 世代代躬耕奋 斗在这金黄 色的 土
地上 。

2

船工们说 ，汉 江 上 ，有三千 六
百六十 六座悬 崖 ，有三百六 十 六道
险滩 。滩 头 那 千 叠 古 浪 ，拍 岸 入
天。

江边 那排排纤夫 ，弯 着 黑黝黝
的弓 一样的脊 梁 ，紧攥纤绳 ，背 着
古铜 色的 太阳 ，拉着沉 重的船帆 ，
爬行 在 滩 头 ，挣 扎 在 窄 溜 溜 的 鸟
道。那 声声激扬而悲奋的 号子 ，就
是两岸 人民痛苦的呻吟 ，抗 争的呼
叫，英雄的颂歌 ，前进的 冲锋 号 。

3

汉江 ，浇 灌 着 大 山 黄 色 的 肌
肤，浇 灌 着 大 山 隆 起 的 脊 梁 。太
阳、季 风伙 同 它在这秦岭 巴 山 栽植
出茫茫林海和无尽宝 藏 。

这里 ，野河搂着 古林流淌 ，太
阳石在风 中 发 出 雪 白 的歌唱 ，这里
流泻 着女娲时期的混莽天 光 。这里
收藏着 我们祖先的故事 ，这里 是我
的家 乡 。

4

春天 ，最富 灵性的 江岸 ，到 处勃 发着 七 彩
的精 灵 ，丰收的理想 。如果说 ，那片片桑园 是
一只 只开屏的孔雀 ，那倒 影在江面上 的 茶 山 就
是飞舞在蓝天下的绿 色凤凰 。

5

是谁 在 这 丛 林 吹 红 一 盆 一 盆 的 炭 火 ？是
谁在 这 沟 沟 峁 峁 织 染 着 透 亮 透 亮 的 红 纱？是
谁把 夜 空 的 星 星 挂 满 树 梢 云 头？是 谁 裁 剪 下
橘红 在 夕 阳 撒遍 地 角 天 涯 ？

那是 汉 江 最 烂 漫 的 歌 谣 ，那 是 汉 江 熟 透
了的 童 话 。

那是 汉 江 醉 人 的 秋 天 。
6

龙卷风旋过 来 了 。
汉江 岸骚 动 了 ，纷 乱 了 。
在改 革 潮 的 冲 击 下 ，人 们 攀 登 上 高 高 的

山巅 ，他 们 看 到 了 山 外 世 界 的
博大 精 彩 。苦 苦 寻 求 富 强 的 人
们终 于 懂 得 了 ：必 须 砸 烂 陈 腐
观念 的 锁 链 。于 是 他 们 从 山 坳
走出 来 ，奔 向 长 江 、黄 河 岸 ，
奔向 沿 海 边 ，奔 向 九 州 方 圆 。
他们 跨 越 长 城 、海 洋 ，走 出 了
中国 门 。

7

汉江 ，以 巨 人 的 力 量 推 动
三千 里 波 浪 。虽 然 我 们 弄 不 清
你为 何 汹 涌 而 来 ，又 为 何 汹 涌
而去 ，但 我 们 已 经 弄 清 ，河 流
是你 壮 阔 的 源 泉 ，时 代 是 你腾
涌的 力 量 。

你一 次 又 一 次 暴 涨 ，激 励
千百 万 儿 女 向 上 。你将 万 古 不
息，捧 起 未 来 的 太 阳 ，汹 涌 澎
湃，奔 向 远 方 。

【新 作 评 点】散 文 诗 难
写。难 在 第 一 要 精 练 。既 是 散
文式 的 诗 ，应 有 诗 一 样 经 过 锤

练的 语 言 。第 二 是 要 有 较 强 的 节奏 感 ，像诗
一样 朗 朗 上 口 ，读 来 如 听 音 乐 一 般 。但散 文
诗又 不 是 诗 ，因 此 不 妨在 用 词 造 句 上 比 诗章
舒缓 ，散 淡 。但 要 切 记 ，散 文 诗 并 不 要 押
韵，只 是 一 种 富 有诗 意 的 有节 奏感 的 散 文 而
已。　（请 作 者 告 知 详 细 地 址 ）

伴侣 喻素 才

故事
（小说） 文/柏 雨

我曾辗转听说过这样—个真实的故事 。
一个女孩深恋 一个男孩多年 ，但一直没有勇气向男孩表白 ，

男孩对女孩也颇有情意 ，只是他太粗心 ，他猜不透女孩的心思 。
他们试探着 、退缩着 、亲近着 、躲避着——许多年了 ，他们就这
样慢慢熬过来了 。

终于有一天 ，颇有心计的女孩敲开了男孩的房门 。那时 ，男
孩正伏在桌子上赶制一篇小说 ，女孩就坐在床上翻看男孩的作
品剪辑簿 ，心不在焉地读了一 会 ，就放下了 ，她瞅了瞅男孩 ，鼓起
勇气说 ，我想告诉你—件事 。

什么事 ，男孩头也不抬 。
我……我要定婚了 ，

女孩怯怯地说 。
… …男孩抬起头 ，嘴

张得老大 ，眼睛里写满问
号，笔从手指轻轻滑落了 。

什么时候 ，男孩掩饰
地拿起笔 ，复又低下了头 。

可女孩分明看到男孩子那捉笔的手在剧烈地颤抖着 ，女孩心中
一动，但很 快 镇定下来 ，下 ……下个月五号 。

哦，和谁 。男孩平静地问 ，象是在询问今天的天气或者其它什
么，男孩已经感觉到自 己心的麻木和僵 滞。

谁？女孩楞住了 ，这她可没想过 ，憋了半天 ，她终于说出吉的名
字，吉是他们 的朋友 。

哦……男孩子低下了头 ，不再作声，一笔一 画很认真地写起来 。
女孩

没有 走远 ，
她偷偷躲在
男孩 的 窗

下，她看见男孩摔了笔 ，撕了桌子上的稿 纸 ，而后仰靠在椅子上 ，盯着
天花板 ，直喘粗气 ，脸色苍白 。

望了—会 ，女孩才悄悄离开 。
女孩走在春 日 的大街上 ，调皮的风舒起她的长发 ，女孩的心里

有一种惬意的感觉 ，女孩想 ，过不 了几天 ，男孩肯定会来找她 ，她还要
想法子再“折磨折磨 ”他。“折磨”？女孩格格 也笑了 ，多少年了 ，女孩

是最了解男孩不过了 。
—天 ，两天……
不知过了多少天 ，女孩在等待中失望 ，在

失望中等待 。终于有一天 ，在女孩的耐心快要消散怠尽的时候 ，有
人无意中告诉她男孩快要订婚了 。

其实 ，男孩不仅要订 婚 ，而且很快要结婚了 ，新娘赣玳弹位
财务科长的千金 。

有一天 ，男孩在街上碰见吉 ，吉正挽着一漂亮的女孩逛街
呢？

吉，男孩喊住了吉 ，怎不见雯？
雯是女孩的名字 。
雯，我也好长时间没见到了 。
你……你别给我装蒜了 ，男孩感到异常的震惊和愤怒 ，你是

不是把雯给 甩了 。
傻瓜 ，雯根本就 没爱 过 我 ，她爱的是你 ，可你倒 好……哼……
男孩感到头晕 目 眩 。
他拨通了女孩办公室的电话 。
雯，在 ，在吗 ？他能听见心律动的声音 。
雯已辞职了 ！
什么 ，辞职了 ！他惊讶 ，什么时候 。
大约是五月 四号那天 。
啊……电话滑落地上 。
五月 四 日 ，是他结婚的 日 子 。

有情况
（ 小 说 ） 文/刘 殿 学

今天下午 ，局里在小礼堂召开机关全
体人员会议 ，传达省委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反对腐败的一些补充规定 。

会议由 周正新副局长主持 。
局长和其他几位副局长 ，以及各科室

的头头们 ，都一溜儿坐在前一排 。
周副局长首先念了那个红头文件 。念

完了 ，说 ：趁今天大会 ；我先说几句 ，最后请
局长讲话 。这个反腐败问题呀 ，中央讲了多
年，但效果又如何？我个人认为 ，关键的关
键是 ，首先要严严实实地堵嘴 ，只要把那些
大大小小用公款吃喝的嘴堵住 ，问题就好办
了。据说 ，全国一年公款吃喝 ，就吃掉上百
亿，差不多吃掉一个三峡 。大家说 ，这怎么

得了哇 ，这是经济账 。再算一算政治账 ，那就更
不得了了 ，干部吃喝 ，吃掉的难道就单单的是
几个钱吗 ？否 ，吃掉的是老百姓的心 、老百姓
的感情……

哗！全场热烈鼓掌 。

周副局长今天讲得确实十分投入 ，感情
也很丰富 。看得出 ，大伙一鼓掌 ，他情绪更加激
昂：我虽然不是老干部 ，但是我参加工作早 ，五
十来 岁 的同志都很清楚 ，合作化那阵子 ，干部

吃的啥？跟社 员
们一起吃食堂 ，一
顿两碗稀粥 ，能照
见人的眼睛鼻子 ，
喝下 去 ，四 面 一
转，一 泡尿 一尿 ，
肚子就空了 。没办
法，干部只好跟大
伙一起勒紧裤带 。
那时 ，干部特殊了
吗？多吃 多 占 了
吗？没 有 嘛 ，就
是有这个条件让
我们特殊 ，我们也
吃不下 去呀 同志
们，现 在 怎 样 ？
有些人 ，一天喝三
餐酒 ，吃 两 顿 抓
饭，还 赚 不 过

瘾，这是什么问题 ？
会场上静静的 。
这时 ，前排的那几个头头 中 ，不知是

谁，倒 响响地打了 一个呼噜 。
大伙 看看 ，睡着 了 的那个人 ，是办公

室孙主任。

哎，醒 醒 醒 醒 ，出 去尿 泡 尿 再 睡 。
有人小声地拿孙主任开心 。

孙主任真的 醒 了 。朦着眼 ，伸 了　一
下懒腰 ，就站 起 来 ，往 外 走 ，他 没 去 厕

所，象有别 的什么事 。
一会 ，孙主任在门外偷偷地对局长招

手。
局长就会意地出去了 。
不知有什么重要的事 ，局长出 去以后 ，

就没再进会场 。
头儿一走 ，前排的许多人都一个 个坐不

住，纷纷往外走 。
大家并不很在意 ，因为 当 领导的就这

样，随时随地都可能有事情要找上来 ，随时
随地都可能碰个头 ，研究个事情 。所以 ，会场
并没有因为头头们的走动而受到一点影响 ，
大家就象没事一样 ，仍聚精会神地听周副局
长那滔滔不绝 、充满豪情的演讲 。

孙主任并没有走出礼堂 ，他象什么事情
一定要找一下正在讲话的周副局长似的 ，从
一边转到讲台后边的衬幕旁 ，几次想走出来
跟周副局长说话 ，又有些不便的样子 ，往后
退。

快8点了 ，礼堂里的灯都亮了。
孙主任急得没 法 ，又 走过来 ，掀起幕

布，小声对周副局长喊 ：有情况 ，快一点完 ，
就等你—个人了 ，亚都餐厅 。

卖
竹
笛
的
少
女
（

诗
）

陈
海
潮

把山 歌 一 节 一 节
植进 一 种 植物
沿街按响心律 的 少 女
如刚 钻 出 泥 土 的 竹 笋

穿一 身 绿 色
向城 里 人兜 售 着
家乡 亮 丽 的 歌 喉

异乡 午 夜 的 街 头
卖竹 笛 的 少 女
在铺着 红 色地毯的 门 槛前
绕来 绕 去

弄眉 挤 眼 的 霓 虹 灯 下

卖竹 笛 的 少 女
枕着 都市 的 爵 士 乐 入 梦 了

有一 双 双金黄 的 手 指
把她们 滴 翠 的 身 躯
凿成 一 支
金笛

亲吻 着 城 市 的 嘴唇

家乡 的 男 男 女 女
自笛 孔 中

探出 头 来
我比你声大　东 生

甘
为
文
痴

（

随
笔
）

王
宏
哲

说起来羞惭 。自 从误入文学
的迷途 ，文章没有写出几篇 ，头发
倒是掉了 许多 ，以致原来乌黑的
脑壳却光亮如 一只青皮葫芦 ，幽
幽地泛着青光 。这便给了那些爱
讥讽的家伙以 口 实 ，每每被指了
头颅戏日 ：“前头（途 ）倒蛮光明的
嘛。”

受此“礼遇 ”不知该哭该笑 ，
只是唯唯喏喏低了头便走 。而走
路亦专拣墙根 ，躬 了腰 ，拢了手 ，
一副背时的样子 。糟糕的是这种
样子 又极容 易让人联想
到贼 ，疑心袖筒里藏了偷
来的物什在急着往家赶 。
憋了 一肚子 委屈 无 处诉
说，回 家说于妻子 ，妻子
却正因为盐不咸 ，糖不甜
而醋又 确实不酸 的事 无
处发泄 ，这下正好找到了
孱头 ，于是竖眉 瞪眼 ，纤
指一指 ：“这怪谁来 ，瞧你
那样 儿 ，不 偷 都 象 个 贼
么。”

贼皮难脱 ，便只好披
着。只 是秉性难移 ，刚 刚
还对 着 那一堆 书咬 牙 切
齿，厌恶如拽着 自 己衣襟
的妓 女 ，而一觉醒来 ，早
已忘却那旦旦信誓 ，复又
变成一只虫子 ，贪婪地在 白 纸黑
字间啃咬 ；啃咬到高兴处不由 大
呼小叫手舞足蹈 ，喜得捡 了金子
一般 。及 至夜间 ，待 老婆孩子睡
静，幽灵似地披衣下床挪至桌前 ，
亮灯铺纸 ，怀了一颗即将产生一
篇惊世之作的雄心 ，面对了 一个
个方框摇 头晃脑娓娓叙说 。不觉
间东方之即 白 ，却也文尽墨干 ，而
自己则 也 泄了 精似的释然人梦 ，
梦中总是 自 己的大作已赫然见诸
于报刊 ，作家的桂冠 也已在头上

熠熠生辉……
一梦醒来 ，外面的 世界已是 日

新月 异 。同学张三素以流鼻涕著称 ，
常有 两 条 晶亮的 虫子蜿蜒爬入嘴
巴，而今却也混了个什么局长处长 ，
行必车 ，食必宴 ，前呼后拥好不威
风。邻居卖烧鸡的个体户李四 也吃
了发酵粉似的发 了起来 。他会时常
光顾你的陋室 ，对你讲：“写作其实
就是放屁 ，而放屁居然 也 会如此不
易”。末了他会大大方方地丢你一支
高档烟 ，然后用怜悯的 目 光看着你

说：“与 其 放 屁 ，倒 不 如 写
我，写 了 我 ，我 发 给 你 稿
费。”

于是 ，也惶惶然 ，愤愤
然，磨拳擦掌几欲效法了张
三李 四 ，但无奈天 资 欠佳 ，
既无张三察颜观色拍马奉迎
的才能 ，又无李四心狠手辣
因人善宰的本事 ，只能想想
作罢 。未 了 ，还是 回 到 白 纸
黑字 间 啃咬 。久之 ，则 形容
枯槁 ，衣 衫褴褛 ，出 言 疯癫
痴傻——这世间便又 多 了
个笑料 。以至于李四的老婆
要挟 儿 子 ：“再不听 话长大
后就让你和隔壁那人 一样去
当作家。”儿 子呢 ，虽不知作
家为何种动物 ，却亦吓得哇

哇嚎哭 ，遂俯首臣服听命了 。
听多 了 如此冷嘲热讽 ，却 也不

急不恼 ，不羞不躁 ，只是对了 世间的
万事万物冷眼旁观作沉思状 。窃想 ，
那鸡天生就是下蛋 的 ，狗天生是看
门的 ，而猪则从一生下来就注定是
供人解馋的 ，所谓各有天命吧 。有了
如此想法 ，便也不再为 自 己的此种
生存所惑 ，傻乎乎且乐呵呵地每天
去做自 己想做的事 。

至于结果 ，结果是上帝的事 ，谁
又能断言上帝在什么地方呢 ？

小幽默
运气真好

一场 大吵过后 ，丈夫开
始清理 自 己 的衣物 ，并将它
们装进皮箱 。太太觉得苗 头
不对 ，哭 着说 ：　“你要 去哪
里？”“不关你的事 ，我们
已经完了 。我要 去遥远的地
方。”他 说 完 猛 力 推 门 出
去。可 不久他又 回 来 ，打了
个寒噤 说 ：　“这 次你运气真
好，外面正在下雪。”

秋天落叶
夫妇 俩一起 去参观美术

展览 ，当 他们面对一张仅 以
几片树叶遮掩羞 部的裸体女
像油 画时 ，丈 夫 立 刻 目 不转
睛了 ，半 天 不想走开 。妻子
狠狠 地 揪 住 丈 夫 吼 道 ：

“ 喂 ！你是想站到秋天 ，等
树叶 落 下 来 才 甘 心 吗？”

楼顶 的 小 树
（ 散文） 文/邢 建 海

十年 前 ，我家 刚 刚搬进现在住的这栋旧 楼房 。
那时每 当 写 东西倦惫时 ，便走到 阳 台 上 ，伸胳膊伸
腿活动几下 。偶尔一次仰头斜视 ，透过窗 户 看 见对
面楼 顶的水泥滴 水 沿 上 ，长 着一棵约有半尺 高 的小
树，树上还 长 出 了 几片叶 子。远远看去 ，树虽小但
很精 神 ，点点绿 色在春风 中 摇曳 ，我一下喜欢上它
了，可就是认不 出 是什么树 。这个 春天里 ，我几乎
每天都要到 阳 台 上去望望它 ，不见它 仿佛少了什么
似的 ，不能安坐于书桌 前 。但过
了一个 冬 天便忘记 了 它 ，直 到最
近大 约 是一个 多 雨的 日 子 ，我正
一人 在屋里闷坐 ，不 知怎的 ，忽
然想 起 了 对 面 楼 顶 上 的 那 棵 小
树。我急忙来到窗前 ：那棵小树
居然 还 活着 ，竟长得有一米高 了 。小树杆 虽显得有
些弯 曲 ，叶子 倒 比那时 多 了 许 多 ，仍 旧 绿意盎然地
立在那 儿 ：原来竟 是一棵柏树 。这一发现给我一阵
莫名 的 惊喜 ：历经10个寒暑 ，这棵早被我遗忘的小
树，现 在 像 久 别 重 逢 的 老 朋 友 一 样 突 然 出 现 在 眼
前，太令人兴奋了 ！

我当 时 的 烦 闷 一 扫 而 光 ，心 想 这 粒 种 子 是何
时，又 是怎样到这楼顶的呢？或许是从鸟 儿嘴里滑
落的 ；或许是施工 中 掺杂在水泥 中 的 ；或许是风的

缘故吧？总之 ，不甘寂寞 的 它 ，艰难地从缝隙中 生长
出来 。如 今 ，姹紫嫣红 的时节 ，在没有一点泥土的屋
顶上 ，还 是满怀希望地努 力 生长着 。

我惊 奇 ，这粒小小的树种 ，意然能在坚硬的 水泥
板上找到栖 身 的缝隙 ，一年年顽强生存下来 。它 的根
一定盘根错 节地纠缠 在一起 ，把水 泥缝隙塞得满满的
吧？

严冬 的 风雪 中 ，它孤零零地兀立在高不胜寒 的地
方，任寒
风掠去最
后一片枯
叶；在烈
日的 酷暑
中，它 忍

耐着 饥渴 ，耗尽 了 体 内 的能量 。而就在它 的脚下 ，那
铝合金封闭 的 阳 台 里 ，一排花盆 中 的花草正在 冬天温
暖如春 ，或是在夏天 阴 凉的房屋 里争奇斗妍 ，开花结
果，供人消 闲观赏 ，有 人 会时时给这些花草松土 、浇
水、施肥 ，但有谁 去理会这棵又 丑又小的树呢 ？

想必 无 论 严 冬 ，还 是 酷 暑 ，还 没 来 得 及 致 它 于死
地，春 天 就又 来 了 。春 风 中 ，这棵历 经磨难 的 小树苏 醒
过来 ，轻轻抖 落 身 上 的 风 尘 ，悄 悄地发 了 芽 ，艰难地长
出可人的 绿叶 ，昂 扬地向 大 自 然展 示 自 己独有的春 色 。

是的 ，他让恶 劣 的 自 然环境压弯 了 腰 ，或许会
有人鄙视它 的 丑陋与不成材 ，但小树不管这些 ，仍
是那样达观地充满 自 信地活下去了 。它 也许永远长
不成一株参天 大树 ，但它却没有一点儿忧怨 ，一丝
丝悲观。它傲然俯视着脚下这些 竟相争荣的 同 类 ，
以自 己 非凡的经历默无声息地显示着它 的 自 豪 ：生
命只有一次 ，即使不能轰轰烈烈 ，但我曾经实实在
在地活过 。


